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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书名，你或许会想象一块沉甸甸的

“铁疙瘩”——工业史、劳模精神，听起来就严肃

厚重。但翻开商国华的这部作品，却发现它更

像一块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铸铁，外看是硬核

历史，内里却奔涌着滚烫的人间烟火气。

作者巧妙地用 5 个历史“切片”，把沈阳 70

年的工业长卷摊在你面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时期的连夜赶工，建设年代

的机器轰鸣，转型时期的阵痛与突围，今日“新

字号”的崭新篇章……这本书的妙处在于它让

冰冷的机器有了体温——那些黝黑脸庞上的汗

珠、攻克技术难关时的眉头紧锁、退休时对老车

床的深情一瞥，才是真正的“奠基”所在。

读罢合卷，那股属于大工业时代的蓬勃元

气，竟能穿透纸背扑面而来，将如山重任化作可

亲可感的生命故事，让你在热血涌动间，不知不

觉读完一部波澜壮阔的“工业文明启示录”。若

说沈阳的工业史诗是桌硬菜，那《奠基路上》就

是那道最入味的主菜，厚重，却余味回甘。

想认识沈阳吗？这套书就是一位亲切又渊

博的“本地向导”。它不讲大道理，而是像聊天一

样，把沈阳的故事、气质和味道轻轻铺展开。

十本书，像十个精心打开的窗口，每个窗口

望出去，都是沈阳一个生动的侧面：跟着《巷陌

至味》，你能闻到街头小吃的烟火气，尝到围炉

煮酒的人情冷暖；翻开《建筑风华》，那些老房

子、老街道就像凝固的音乐，静静讲述着流年故

事；在《铁流百年》里，你能触摸到工业脉搏的铿

锵，感受“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厚重体温；而《山

水形胜》和《沈水文韵》，则带你领略这座城的自

然灵秀与笔底风华。

它没有教科书式的沉重，文字像散文一样

好读，设计也透着巧思。读着读着，沈阳的形象

就立体起来了——它不仅是历史名城，更是一

座有过辉煌、有过坚韧、有着滚烫生活气息的烟

火人间。

如果你对沈阳好奇，或是想更懂这座城，这

套书会是一次惬意又丰盛的阅读漫步。它给

的不是知识清单，而是一把钥匙，带你走进沈阳

生动而真实的里子。

“於铄盛京，维沈之阳。大山广川，作观万

方。”在沈阳地铁 1 号线中街站，有一段《盛京

颂》，这段文字出自清乾隆皇帝的《盛京赋》，写

的是二百多年前古人心中的沈阳。这 16 个气

魄宏大的文字，直到今天仍是作家下笔写沈阳

时首先萦绕在脑中的一句话。

沈阳人天生喜欢这种大开大合的宏阔气

象，写沈阳的作家也不例外。

作家初国卿在“沈阳文化丛书”之一《山水

形胜》的引言中，将这 16 字改了改，用作开头：

“天眷盛京，维沈之阳。山河郁浩，作观万方。”写

沈阳，他将更多的笔墨落在山与河之间。“自北

而南，辽河、蒲河、浑河，三水环绕；自西而东，长

白山和千山余脉从南北揳入城市，犹如两个臂

膀，拥一方水土入怀。”作者用这样的文字书写

故乡，然后集成一本书，对沈阳山水进行一次集

中巡礼。

书写的前提，是他以步履丈量了沈阳。退休

后的初国卿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关注沈

阳和书写沈阳。“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我熟悉

它的每一条街道，我走遍了它的每一条小巷，我

寻访过它的每一处文化遗存。”他的步履不仅遍

布沈阳的山水，而且为了研究沈阳的历史、文化，

他曾利用所有的星期天和假期把辽宁带有文化

符号的地方全跑了一遍，“闭上眼睛，沈阳所有基

本有文化的地方我全去过。”由此，他写出了《沈阳

陶瓷文化史》《在水之阳》《沈阳传》等作品。

另一位作家商国华，以工业写作著称，他将

宏大的视野贯穿创作始终。

起初，商国华只是一名诗人，他这样歌颂沈

阳：“这是一块从没有冬眠的土地，热血涌动的

心扉，从没有内卷气短……”“信仰与意志梳理

的热血，硬是在冰雪中啃出了阳光，劳动号子

下整齐划一的步履，按摩起大地亢奋不已的心

跳……”有人评价，商国华的诗歌以宏观视角，

通过“热血”“蓝天”等明亮的意象凸显沈阳在工

业发展中崇高的一面。

为什么对沈阳工业的情感如此丰沛？这与

商国华的成长经历有关。他在铁西长大，“周边

全是工厂大院，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工人子弟。”

火红的记忆从此烙刻进商国华的心里，“小时候

学校只上半天学，放学后一帮小孩没地方去，就

到建设大路以北看工厂。当时大家还发明了一

种新玩法，看谁厂名记得多、记得准。”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商国华创作铁

西工业题材作品。在同行的眼里，他的创作之

路有些“另类”，他把自己“种”在了工厂里，办公

室里挂着两套工作服和安全帽，可以随时穿戴

好进入工厂。曾经的工业诗人转向报告文学写

作，累计创作、出版了与铁西相关的故事四百余

万字，作品《我们走在大路上》《国家砝码》书写

的都是当下沈阳的产业转型与重器新生。

在商国华看来，沈阳的工业文学写作空间

仍然很大。他认为：“在创作中，很多人关注过

去多于当下、关注个体多于群体。而这片土地

上的工业恰恰需要宏大、全面的叙事，需要关注

当下、群体。”

在沈阳，那些活跃在农村的乡土作家同样

拥有开阔的格局。

康平卧龙湖畔，作家关英贤用粗大的手拿

起笔，描写“金色的土地”，礼赞“万亩松林”，从一

粒谷子到整个世界，从旧时的锄头到新时代的

机械，她不仅描摹着脚下的土地，也把握着时代

的脉搏。关英贤坚持写作40多年，完成了12部

作品，展现了一种执着的文学坚守。她在诗歌

《金色的土地》中，以“茂盛的绿色”“轻盈的羽翼”

“辉煌的炫耀”“成熟的果蒂”盛赞这片金色的土

地。另一位古诗词作家张会杰拥有博大的胸

怀。他在创作古诗的同时，通过线上讲课的方

式，带动当地近百人参与古诗创作。

基层文学在这里不是怀旧独白，而是鲜活

生长的草根现场。这些由基层工作人员、农村

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创作群体，通过一己之力，以

更宏大的气魄，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重构

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基础。

大开大合的
城市与作家

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

现实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

文艺中去。”曾经的沈阳，被无数作家以亲

身感知的方式，写入文学版图。

中国工业文学开创者之一、作家草明

便是以亲身感知而创作的代表。她在长篇

小说《火车头》中，以工人视角描绘了沈阳

从“黑暗笼罩”到“阳光初霁”的转变。1948

年11月7日，沈阳解放仅5天，草明就进入

皇姑屯的铁路工厂，深入铁路工人的生活

中。那段时间，她先后在《东北日报》《工人

日报》等报纸上发表约 30 篇通讯和散文。

两年后，反映我国铁路工人生活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火车头》问世。

近些年备受关注的“铁西三剑客”——

双雪涛、班宇、郑执，则以独特笔触勾勒出

沈阳工业发展中特殊时期的文学色调。三

位作家成长于工人村，以“子辈视角”回望

工业变迁，通过文学呈现工人在不同时代

的处境，表达对时代变革中个人命运的观

察和理解。他们笔下的“铁西区”“工人

村”，已成为时代转型的微观切片。

工人子弟万胜的创作则带有另一重地

域气息。万胜的父母是苏家屯区电缆厂的

工人，那里既弥漫着工业氛围又混杂着乡

土味道。因此，万胜笔下的工业故事里既

有工人，也有农民。谈及未来写作，他说：

“过去工厂的生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比如师傅带徒弟、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从自

身找问题的习惯……这些品质至今依然值

得拾取与传承。”

在工业叙事之外，沈阳的作家们也深

情书写着这片土地的山川河流、街巷烟火

与乡村田野，描摹那些他们亲身蹚过的生

活之河。

提起“老沈阳”，人们自然会想到“中

街”“二人转”“北市场”“小河沿”“老边饺

子”等文化符号。这些符号不仅是城市的

记忆，也成了作家笔下“自己”的题材。在

《到东北看二人转》中，作家马秋芬以实境

体验之感，讲述二人转的兴衰起落。她不

作学术考据，而是以文学方式探寻二人转

的灵魂，成为这一民间艺术的文学诠释

者。在《盛京流云》里，她不仅书写人物与

风物，更将沈阳城与沈阳人的精神、性格融

入文字。作为土生土长的沈阳人，马秋芬

感叹：“我终归跳不出自己出生和长大的老

地方。”当她穿行于熟悉的大街小巷，回味

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时，最终得以用文字

叩响一座城的灵魂之门。

诗歌创作也是沈阳文学中沉静而深情

的声音。诗人王德才在诗集《三朵花开》

中，将故乡的辽河、卧龙湖、那尔苏陵园比

作三朵花。他在后记中写道：“三朵花开，

始终开着，开在我心里。细细品鉴，自我感

到花儿一直艳丽，花香一直馨香绵长。”

“马蹄阵阵，穿行在白山黑水间。是匪，

是战士，是不屈的魂，是不畏严寒的生命蓬

勃的北国之花。”80后作家春七在诗作《家

乡》中，如此刻画沈阳坚韧不拔的性格。更

令人鼓舞的是，这片文学土壤正不断涌现年

轻的声音，许多80后、90后作者积极投身写

作，为沈阳文学注入新鲜活力。春七已创作

数十万字，目前正在完成首部长篇小说。代

际接力之间，沈阳的文学河流不断汇入新的

支流，奔向更开阔的地平线。

异彩纷呈的历史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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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沈阳作家来说，书写这座城市

是“无意识的母题”，悄然流露于字里行间；

同时，它也可以是自觉的“命题作文”，带着

对未来的想象与谋划。

2024 年，沈阳推出了“沈阳文化丛

书”，共10卷，采用文化散文体例，全方位、

多角度描绘沈阳的历史与现实、艺术与人

文、民俗与风貌，最终展现沈阳的城市品

格。其中《沈水文韵》的作者韩扑在写作时

有这样的设定：本书的读者群是沈阳的“数

字化市民”，包括新沈阳人、来沈游客、沈阳

现代化都市圈的文化内容的阅读者，说白

了，就是给关注、热爱沈阳文化的人看的。

为此，这一系列书籍的叙事出发点都是新

时代的、当下的、与文旅产业相衔接的，有

许多篇章都有具体的线下场景可以匹配，

让文字成为可触摸、可体验的城市导览。

这是一种“别有居心”的书写：不为单纯记

录，更为铺设通向未来的文化轨道。

这份自觉的“用心”，也体现于沈阳作

家在文学创作中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积极融

合。沈阳素有“旗袍之都”美誉，而其文学

内涵借助跨界表达愈发生动。作家们不仅

以文字梳理旗袍的历史脉络，更推动其从

书页走向舞台。在沈阳旗袍文化节的展演

中，古典诗词的意境与旗袍的风韵交织，文

学叙事由此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视觉诗篇。

面对读屏时代的变迁，文学的力量在

不断转化与延续。沈阳作家以开放姿态探

索“文学+”的多元表达，形成丰富共生的

叙事生态。例如杂技剧《先声》，借“文学+

杂技”的创新形式，重现九一八事变后我党

发表《9·19宣言》的激昂历史，不仅拓展了

文学的呈现边界，也让红色记忆在崭新的

审美体验中重焕生机。

跨界融合亦深入影视、喜剧等大众文化

领域。辽宁喜剧的蓬勃发展为本土故事提供

了轻盈而广阔的传播土壤。许多扎根沈阳生

活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既扩大了文

学的影响力，也在媒介转换中深化了原作的

精神内核。这种跨媒介的叙事流动，让沈阳

文学得以超越地域，进入更广泛的文化对话。

此外，作为锡伯族故乡，沈阳的少数民

族文学也在融合中焕发新生。展现锡伯族

西迁史诗的小说《大西迁》被改编成歌剧，

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转换，更是将民族集体

记忆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动实践。此

类创作延续了东北文艺善于整合、勇于创

新的传统，在跨越类型的探索中，让沈阳故

事被不断重述、持续照亮。

作家李轻松曾感慨《大西迁》的创作历

程：最初为电视剧项目接触锡伯族西迁题

材，虽影视未成，却孕育出小说，并于去年

成功搬上歌剧舞台。这正是文学跨界生长

的一个生动缩影。

未来，沈阳的文学梦想仍在编织。它

或许藏在某位青年作者正在敲打的长篇草

稿里，或许酝酿于一场社区书店的共读讨

论中，或许潜伏在下一个即将破土而出的

跨界计划内。这座总在书写中的城市，正

以文字为梭，将历史、当下与眺望织成一片

始终生长、永远有待续写的精神图景。

沈阳，永远有下一行，等待落笔。

上下求索的跨界与路径

一座城市的文学，是它的呼吸，也是它的
记忆。

沈阳，这座有着“盛京”之名的古老都城，
在作家的笔下，始终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气象与
生生不息的活力。从山川形胜到工业血脉，从
街头巷尾到时代切片，作家们以笔为轨，穿行
于沈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们不仅在书
写，更在创造——创造一种可触摸的城市意
象，一段可共鸣的情感线索，一幅始终在续写
的精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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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沈阳是无意识的母题
本报记者 张晓丽

一座城，有一群人为它立传。他们的笔尖划过山川街巷、历史烟云与人间烟火，让沉默的土地发出回响，让消散的时光重新凝结。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辽宁，值得深情书写”系列报道，倾听辽宁14座城市作家笔下的海岸与山林、古城与新港、乡土与城邦，探寻他们为何要以文字雕琢乡土风貌，又如何书写城市灵魂。

透过他们的文字，我们期待遇见更丰富、更生动、更深刻的辽宁——每一座城，都值得认真书写；每一段故事，都正在等待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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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的
话

值得深情书写

这本书像是给沈阳这座城交了个底儿：从

19 亿年前的那场陨石雨到如今的赛艇划破水

面，作者初国卿没按编年史那样平铺直叙，倒像

位老友，领着你在时光里挑最别致街道散步。

书里没有沉闷的史料堆砌，反而捡起许多被

遗忘的闪光碎片：新乐人手里的火种器、青铜短

剑的寒光、曼陀罗城的独特格局，甚至《红楼梦》

与沈阳的奇妙缘分……这些故事穿在时间轴上，

让沈阳的形象一下子立体起来，成为由无数鲜活

瞬间叠印成的生命体。

作为“丝路百城传”里东北第一城的声音，

这本书巧妙地把沈阳放在更广阔的脉络里。你

看到的不仅是秦开筑城、皇太极定都这些大事

件，还能感受到一座城市如何呼吸、如何长出自

己的性格。

最动人处在于，字里行间藏着作者对家园的

温柔凝视。他以几十年生活经验为底色，将宏大

历史化作了可触摸的温度。读罢合卷，仿佛也跟

随他完成了一次对沈阳的重新发现——原来我

们熟悉的城市，还藏着这么多迷人的侧影。

作家初国
卿跑遍沈阳的
大街小巷。

小炕桌是农村作家
关英贤的创作之地。

制图 董昌秋

《
沈
阳
文
化
丛
书
》

《
沈
阳
传
》

《
奠
基
路
上
》

作家商国华在沈
鼓集团采风。


